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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院屋檐下的那群麻雀和我朝夕相伴了十二

年，它们杂乱无序也不婉转的叫声，我已经习以为

常了。每天清晨，麻雀们出窝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跃

上屋檐，喳喳喳喳的欢叫一通，然后，一阵风似的飞

向西北边的旷野里觅食。黄昏的时候，它们会陆陆

续续飞回来，吃饱喝足的雀儿们并不急着入窝，落

在屋檐上又是一阵欢叫，仿佛在相互交流着一天里

的所见所闻。2017 年的那一场大雪后，我便再也没

有听到他们的叫声，更没有看到它们的身影。

那场雪出乎意料的大，午后开始飘落。雪花细

碎，落地即化，不像是天气预报中所说的暴雪的样

子。岂料一夜之后，积雪竟有一尺厚，气温也骤降了

十多度。清扫着院中的落雪，我有些担心屋檐下的

那群麻雀，在这恶劣的天气里，它们是无法找到食

物的。

我把花坛围墙上的积雪清扫干净后，放了半个

馒头在上面，然后回到屋子里，静等雀儿们叽叽喳

喳的来啄食……

以往，下连阴雨或下雪的天气里，我都会这么

做，而且完全不用担心他们看不到。前院的房屋是

两层楼房，这群机灵的麻雀在雨雪天里常把它们的

小脑袋探在窝外，我在院中的一切活动它们看得是

一清二楚。

每次我前脚刚进屋，它们就迫不及待的飞下

来，先站在高高的围墙上，一个个晃着小脑袋左看

右看一番，确信没有危险后才会落在花坛的围墙上

叽叽喳喳的抢食吃。有的雀儿吃饱后还会衔上一

块，迅速的飞回窝里。看到它们匆匆离去的身影，我

常想，窝中是羽翼未丰的儿女？还是已然老迈、无法

外出觅食的父母？

夏天的一个清晨，我正在厨房收拾碗筷，被一

阵喳喳的叫声所惊扰，透过窗户往外一瞧，发现一

只小麻雀落在我的花坛里。这是一只正在学飞的小

麻雀，羽翼已经丰满，只在嘴角残留着些许嫩黄。

这是一只幸运的小麻雀。每年夏天，屋檐下都

会跌落三五只小麻雀，它们身上的羽毛少的用手指

就可以数得过来，它们甚至连眼睛都没来得及睁开

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每次清理这些小麻雀的尸

体，我都会埋怨老麻雀的愚笨，也不知道把窝建在

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小麻雀惊恐地扇动着翅膀，试图飞回窝里，几

次尝试都只飞到一米多高就跌落下来。小麻雀无望

地站在一株矮小的凌霄花藤上大声叫着，墙头上一

对老麻雀也起起落落急促地叫着……

我本想着抓住小麻雀，把它抛向屋檐，然后它

就可以展翅飞回到窝里。可是没想到我一出来，不

但吓到了那对老麻雀，连那只小麻雀也惊慌地在花

树间藏来藏去。我无计可施，只得返回了屋中。就这

样，一整天里，只要院中无人走动，他们一家便叽叽

喳喳的叫个不停。傍晚的时候，我担心小麻雀被夜

里觅食的老鼠或邻家的大猫吃掉，就跳进花坛努力

地想要捉住它。小麻雀在花树间跳来跳去，最后钻

进了一处砖缝里，我够不到它，只好作罢。

第二天天刚亮，两只老麻雀就迫不及待地飞下

屋檐，站在墙头急切地呼唤着小麻

雀。小麻雀从昨夜的藏身之地钻出

来，跳上一根矮树枝后也喳喳喳地

应着，叫声里少了昨日的慌张，仿

佛一个淘气离家出走的孩子，已然

适应了新的环境。老麻雀听到回应

后，一夜的担忧牵挂一扫而空。片

刻的安宁后，两只老麻雀一前一后

飞走了。小麻雀在花树间跳来跳

去，偶尔也扇动翅膀想要飞得更

高。看到它平安无事，我竟像那两

只老麻雀一样感到欣慰！

两只老麻雀再次飞回来的时

候，嘴里衔着食物。它们犹豫地站

在墙头，不敢贸然飞下。看到这情

形，我尽量不去打扰它们。老麻雀

确定安全后才飞入花坛，把食物快

速的喂给小麻雀。这样往返两次

后，小麻雀的肚子已经填饱了。这

聪明的小家伙便自顾自地在小花

坛里蹦来跳去的玩，只要我不靠

近，它准许我远远的看着它。黄昏

的时候，老麻雀又来喂了一次食。

夜里下起了小雨，天亮之后依旧没有停歇的意

思。细密的雨丝足以阻挡麻雀们外出觅食，我拿了

半个馒头放在花坛的围墙上面。一会的功夫，馒头

就被雨水泡化了，麻雀们瞅中时机，一哄而下，半个

馒头瞬间被吃得精光。在这样的哄抢中，那两只老

麻雀是无暇顾及到花坛中的小麻雀的。估计这会它

正在花坛中抬着头，眼巴巴的望着呢。

担心小麻雀还饿着，中午的时候，我悄悄地往

花坛里放了一小块馒头。小麻雀很快就发现了，它

藏在花藤下享用着我投给它的美食，反倒比屋檐下

的麻雀们幸福多了。这块馒头足够它度过三四天的

时光。

也许是看到了我给小麻雀投食，此后的几天

里，老麻雀们只在墙头问候似的喳喳叫两声，再没

有下来喂过食。小麻雀也是爱答不理的回两声，依

旧在花树间扇动着翅膀飞来跳去。

天气晴好的时候，麻雀们依然会在清晨和黄昏

为我送上一曲既不整齐也不动听的交响乐，我已经

习以为常的享受着这份热闹了。

那天黄昏，麻雀们的叫声异常的热烈，似乎在

庆祝一件大喜事。有两只麻雀几次飞落半空又急急

的飞回屋檐，叫声欢喜而又急切。我突然醒悟，这是

老麻雀在呼唤小麻雀回窝呢！在小花坛里待了一周

的小麻雀，似乎并不想回窝，可能对自己的飞翔能

力还没有足够的把握吧！老麻雀的叫声又让它焦躁

不已，在花树间飞来跳去的小麻雀终于鼓足勇气，

喳的一声跃上了墙头。它欣喜的叫了两声，摇晃着

小脑袋回头看了看我，似乎在向我炫耀，又似乎在

向我道别，然后，它双腿用力，双翅使劲向后一收，

直冲屋檐……

放在花坛围墙上的馒头没有一只麻雀来吃。天

气太冷了，可能它们不想出窝呢！馒头冻得硬邦邦

的，晚上我把馒头拿回家，第二天掰碎了洒在花坛

的围墙上，这样麻雀们吃的时候就能不费力气地吞

下去了。可是，一整天里，麻雀们依旧没有飞下来抢

食这些馒头渣。已经两天了，它们真的不饿吗？清晨

和黄昏都这样的寂静，是从来没有的呀！一种不祥

的预感袭上了我的心头。难道在大雪之夜，它们就

被冻僵了？在黎明到来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这个

世界？

三天之后，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它们是

真的离开了！

在清晨和黄昏，望着空落落的屋檐，我常常想

起那群麻雀。想起它们春天里求偶时欢快的打闹；

想起它们夏天养儿育女的艰辛；想起它们在恶劣天

气里的无助……这群弱小、普通、可爱的鸟儿，我多

想它们只是冬眠了，然后在春暖花开之际苏醒，依

旧在清晨和黄昏为我一展那并不婉转的歌喉……

责任编辑：乔小飞

邮箱：sxjxsyb@126.com B12018 年 3月 19日 星期一

FU KAN
副 刊

春节刚过便有微雨淅淅，大地复苏。黄

河流域真正的春天从惊蛰就开始翩翩起舞

了。

当喧闹的春节日渐冷清，母亲忙碌的身

影也得以片刻的安宁。所以就辛苦而言我一

直认为春节是属于母亲的。然而具有早春标

志的节气“惊蛰”理所当然就是父亲的了！

自从懂事起在父母的影响之下，早已把

二十四节气歌背的是滚瓜烂熟。如同刻在骨

子里的印记顺口拈来终生不忘。并且随着年

龄的增长理解也随之而加深。

我们所处的地理纬度大约也就是黄河

中下游流域。这里四季分明，作物也名目繁

多，正好都与农历的节令相符。再则古老的

晋南大地，人文积淀深厚，循着尧舜禹和后

稷稼穑的足迹走来，古阴历也许就是诞生于

此呢！当北方冰封雪飘南方百花争艳之时，

而黄河中下游地区恰恰与二十四节气歌描

绘的完全一致。时值惊蛰百草萌发、枝着芽

苞；地下蛰虫始鸣、空中大雁北返。虽然农村

常言，忙一年不忙一节。可是父亲严格按照

时令走，如果立春在上年末，那一定是春耕

大忙来得早。记得有一年我们正月初五就开

始给秋地拉农家肥了，为备耕打基础。

惊蛰期间，最具盛大的事宜莫过于收拾

红薯育苗床了。有多年我都是配合父亲很严

肃地在惊蛰这一天开始的。

那个年代红薯在我们古老的凤塬是占

重要位置的。因为凤塬水利条件落后，都是

典型的旱作农业。温饱可以，搞经济靠什么

呢？红薯抗旱、抗逆、稳产、丰产、用途广泛，

如果深加工成粉面粉条经济效益更高！所以

勤劳的凤塬人民都把精力集中在红薯上。

每每到了红薯收获的季节，广袤的凤凰

塬上到处是晶莹雪白的粉面。等上不几日又

被漫山遍野晾晒的粉条所代替。那景致真的

是蔚为壮观煞是喜人！

忘不了，供学生靠的是红薯、盖房子靠

的是红薯、娶媳妇靠的还是红薯。红薯在凤

塬人民打经济翻身仗中功不可没！那时在政

府街高高耸立的跃进门上是 " 华北红薯第

一乡 " 雄劲有力的大字。

大面积种植红薯，那红薯苗的需求是一

个庞大的数字。一年红薯育苗的工作是不敢

有半点马虎的！一般都用沙土火炕，稍微迟

点也不要紧。但是父亲是在粪土冷床育苗的

基础上经过改造也有火炕的通道但不多烧。

省时、省力、省投资，出苗率也高，苗情肥壮

小有名气。但是在时间节点上是万万不能马

虎的。

每年的惊蛰是专属父亲的。此时此刻一

年农事将开，父亲拍拍他沾满泥土的双手，

威武地如同站在沙场上的将军！我们也全力

配合，干到叫劲处艳阳高照棉袄脱掉，脸上

也汗迹点点，这是让我久久难以忘怀的欣欣

向荣。

今年雨水调匀，冬有瑞雪春夜喜雨，恰

在惊蛰之日赶回几近消失的小村。院落依旧

却不见乡亲们熟悉的身影。过去遗留下的育

红薯苗池子也坍塌成一堆废墟！父亲老了双

目也失去了往日的光泽，虽然摩拳擦掌却找

不回当年的廉颇！

他无奈地张望着远处的秋地，任由其秸

秆横卧、杂草丛生，我告诉他，等几天专门安

排时间回来整治。他不无质疑地应了我一

声。瞬间，感觉到属于父亲的惊蛰是如此地

一片荒凉，随风也生出了几分寒意……

父 亲 的 惊 蛰 □ 李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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